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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人民的“形式”是 20 世纪

中国艺术的重要实践，因为它

不仅如通常艺术家那样关注点

线面和构形，而且主要指向百

年沧桑中国的社会改造和审美。

“人民的‘形式’——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之路”

展览，旨在追溯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的艺术文脉。它所呈现的“装

饰观”与“形式美”，构成了

中国现代艺术探索中一条独特而重要的路径。展览集中呈现了庞薰琹、雷圭

元、张光宇、张仃、祝大年、吴冠中、常沙娜、袁运甫、韩美林、乔十光、

丁绍光、杜大恺、刘巨德等几代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展览将他们的作品置于

社会变革与中外艺术史的大背景中，结合文献梳理，清晰地展现了他们在兼

收并蓄中守正创新，从而引领时代审美、以艺术服务人民的卓越贡献。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徽，1978 年

院徽设计以“艺”字为主体。“艺”

字字形似一人双手捧禾苗，寓意

种植，代表将劳动技能与艺术结

合、从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这

一形象既象征“工艺”与“民族”“民

间”“民生”相连的精神内涵，

又体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的教育理念——“艺术育人，设

计立人”。

人民的“形式”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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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希望以美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怀揣

着这样的理想，庞薰琹、雷圭元等艺术先驱远赴欧洲求学。他们在法国看到装饰艺术如何深入

日常，成为改善民生、提升生活品质的手段。学成归国，先驱们兼收并蓄，深入民族传统与民

间艺术的沃土，从中汲取旺盛的生命力，试图以“装饰”的力量锻造出既属于世界、又属于中

国的现代视觉语言。这不仅是对“美”的追求，更是一次以“形式”承载民族精神、唤醒大众

审美自觉的文化实践，也是一个以艺术之“文”载救国之“道”的非凡努力。

“装饰”救国

装饰没有新旧贵贱之分

就，而只有合理与不合理

之别……是性格、地位、

道德、礼仪、精神的表现。

——雷圭元，《谈谈装饰》

采用中国工艺图案固有之

特性与精神，以重建中国

艺术曾经具有的博大深沉

的气魄。

——庞薰琹，《工艺美术

集·自序》

《地之子》（庞薰琹，纸本水彩，1934 年） 《瓶花》（庞薰琹，布面油画，1972 年）

《工艺美术之理论与实际·第三篇》手稿（雷圭元，20 世

纪 40 年代初），1950 年以《新图案的理论和作法》为名

出版

《城乡互助物资交流》（雷圭元，油画，1950 年）



61

2025 年第 6 期

漫画，是幽默地针砭时弊，是诙谐地体贴日常。张

光宇先生将目光投向最富生命力的民间，而非采用宏大

叙事。从年画、剪纸、戏曲脸谱和民间玩具中汲取营养，

他以现代设计的眼光和漫画家的睿智，对其进行大胆解

构与重组。古老的故事于是被赋予了全新、充满时代感

的视觉形态，辛辣的讽刺与质朴的温情并存。张先生不

仅是民间艺术的发扬者，他举重若轻地将民族瑰宝巧妙

转化为属于时代、 属于人民的崭新形式，用百姓乐见、

老妪能解的方式歌颂“真善美”。

时代“漫”画

旧戏的戏脸，一幅幅都是图案画。中国的戏，本来就是图案，一切场子、

身段、唱白，重抽象而不就写实，为一种诗歌与舞蹈之装饰艺术。

——张光宇，《戏脸艺术》

 《孔雀姑娘》设计稿

（张光宇，1957 年）

《民间情歌》（张光宇，刊载于《时代漫画》1934 年，第 4 期） 孙悟空脸谱资料与《大闹天宫》孙悟空造型设计（张光宇，

1959-1960 年）

 《西游漫记》设计稿

（张光宇，19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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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新中国成立，崭新的国家与

政权，亟须全新的视觉语言表达国家意

志、凝聚民心。学院的艺术家们遵循“民

族形式、大众适用、科学方法”的原则，

投身于国家形象的设计，其成果高度凝

练了新中国的政治理想与文化愿景，为

共和国形象赋予了进步、刚健、庄重的

内涵。

中国新形象

壁画《哪吒闹海》（张仃）

《哪吒闹海》手稿（张仃，1970 年代）

张仃主张哪吒应展现沿海渔民儿童健康、

活泼、黑瘦而机灵的特质，只有这样才能

塑造出矫健、聪明、勇敢、英俊、明智、

有尊严、有理想、有情感的形象。他笔下

的哪吒既具古典工笔重彩的典雅韵味，又

富生命的律动与现实儿童的灵气。

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团队与新中国国徽设计

方案合影

1950 年 9 月张仃等在天安

门新中国首枚国徽安装现场

 景泰蓝和平鸽大圆盘

（常沙娜设计，林徽因指导，1952 年）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和平鸽丝巾

（常沙娜设计，1952 年）

敦煌壁画给我们无量感兴和启发，

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它是我们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创作源泉，

它是我们的至宝、我们的荣誉、我

们的骄傲。

——常沙娜，《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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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象的探索，亦包括对中国绘画传统的继承与革

新。20 世纪 50 年代，张仃先生以“毕加索 + 城隍庙”

的开放观念，实践彩墨画创作，作品色彩浓郁、形式大胆，

具有强烈的装饰风格，开辟了艺术现代化探索的另一条

蹊径：即将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本土的艺术形式和生活

方式相结合，创造了中国画直面社会与自然的新风格。

东方到西方去，西方到东方来，这是各自艺术发展并互为补充的

必要，不是同化，而是进化。	 	

——袁运甫，《走第三条通道——专业学术理论探讨》

《灶头》（张仃，纸本彩墨，1960 年）

《巴黎组画·街区》

（张仃，纸本彩墨，1964 年）

《洋油灯》

（张仃，纸本彩墨，1960 年代）

《白蛇传》（张仃，纸本彩墨，1960 年）

在工艺美术教学

中，我一直提倡

民族民间两个概

念。工艺美术设

计也应该建立中

国自己的学派。	

	

——张仃，《张

仃与工艺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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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国际机场壁画代表作有张仃《哪吒闹海》、祝大年《森林之歌》、吴冠中

《北国风光》、袁运甫《巴山蜀水》、袁运生《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权

正环和李化吉《白蛇传》、肖惠祥《科学的春天》、张仲康《黛色参天》、张

国藩《民间舞蹈》、李鸿印和何山《黄河之水天上来》等。

“形式美”

壁画《文明的飞跃》设计稿（袁运甫，木板丙烯，1987 年）

1979 年，吴冠中先生发表《绘画的形式美》，为“形式美”正名，发

艺术界思想解放的先声。同年，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落成，向社会宣告艺

术思想解放的回归。这组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

主导的群体艺术创作项目，犹如“人本主义审美复苏”的宣言，标志着艺

术功能从单一的政治图解，转向对生命、自然与人性的讴歌。

以袁运甫先生的作品为代表，无论是主题的精心挑选，还是色彩、线条与

构图的处理，对美、欢乐的重新发现与大胆表达，为全民族提供了久违的视觉

慰藉与精神滋养。机场壁画群与其后的创作，重新定义了形式美在艺术创作中

的价值——它是为人民服务的独特手法，表达人民对美好生活朴素而真挚的向

往。

丙烯壁画《巴山蜀水》（袁运甫）

重彩壁画《森林之歌》局部（祝大年）

1979 年 5 月，吴冠中在《美术》

杂志上发表文章《绘画的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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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重光

改革开放的春风，引领艺术家

把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土地。遥远

的西南边陲，那朴拙的原始风情和

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成为祝大年、

乔十光、丁绍光等艺术家汲取灵感

的圣地。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远行，

更是一次向内探索，寻找中华文化

多样性的精神之旅。艺术家们实际

上是在构建理想的文化母体——她

是特殊的，极具辨识度的，更是具

有强大包容性和感染力的。这种“绚

丽的想象”，不仅为艺术家个人带

来了创作新生、形式突破与工艺创

新，更为正在重建文化自信的国度，

奉献了一份视觉象征，呈现了一种

多民族和谐共存、文化繁荣复兴的

崭新国家形象。

“漆画之美，美在看得见、摸得到的

材质美和工艺美。”

——乔十光，《漆画之美——第六届

全国美展漆画观感》，《美术》，1984

“东方绘画以线为主，几千年来累积

了丰富的经验。线不仅仅作为解决造

型的手段，线也表达艺术家的情怀，

表达情绪的波动、思想、哲学与信仰。”

——丁绍光，《迎接人类文化的新高峰》

《泼水节》（乔十光，木板漆画，1978 年）

《布依族姑娘》 （祝大年，

工笔重彩，1960 年代）

生生不息之三（丁绍光，综合材料，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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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民风

“到民间去”，是贯穿学院文脉的核心思想。属于大众的现代艺术与设计，不能没有烟火气。大

俗即大雅，“大雅民风”非为一种风格，而是创作价值观。

在韩美林先生的艺术世界里，可谓“万物有灵”。他将民间的蓬勃生命力化作亲切而平易的视觉语言。

其笔下的动物线条自由奔放，造型稚拙可爱，仿佛有着活泼的生命与天真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艺术

并非必要高居殿堂，也可由日常生活、日用之物，浸入在每个角落，以无言的“温情”，默默滋养和

美化大众生活。美，可以如此亲切而无处不在。

最美、最好的艺术在民间，艺术家一定要“沉

下去”，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源源不

断地汲取创作的养分和灵感。

——韩美林 《悠游自在心如许 不待扬鞭自奋蹄》

《癸亥年》猪生肖特种邮票

（韩美林，1983 年）

韩美林笔下的熊猫、虎、牛、马等动物，褪去了野性与凶猛，被赋予乐观的生命赞歌、童稚的烂

漫天真与憨态可掬的神情。这种充满善意与温情的视角，将民间质朴的情感经由现代造型与笔墨

语言提炼升华，形成一种既接地气又格调高雅的独特美学。这正是其“大雅民风”最动人的魅力所在。

《岩画虎》（韩美林，纸本水墨设色，2015 年）

《马》（韩美林，纸本水墨设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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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不断线

“风筝”是艺术家自由翱翔的想象力，是对形式的持续探索，是与世界艺术的积极对话；那根纤

细却坚韧的“线”，则是艺术家与自身文化、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联系。“风筝不断线”，是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绵延的文脉。

真正的艺术家们面对自然，都是通过看得见的

“物”去体验、触摸、感悟看不见的“道”。或

者用看不见的“道”，去画看得见的“物”。

——刘巨德，《浑沌的光亮：刘巨德艺术作品集》

展望 21 世纪，中国装饰艺术一定会有无愧于时

代的绚烂，而且在一个开放的世界格局中，它的

影响将会以比历史上任何阶段更加有力的气度超

越国界，为人类精神的成长、健全、丰满提供广

泛而深刻的驱动力。

——杜大恺，《漫笔中国装饰艺术的现状与前景》

杜大恺和刘巨德两位先生的创作放弃对艺术的种种成见，兼容并蓄，趋向于一种新的境界，是“回

归本心”的旅程，也是高度的“形式自觉”。艺术家的哲学观、人生观、创作观在画面中融通，“形式”

最终回归自身，成为艺术家观照自我与世界的纯粹媒介。

《留得残荷听雨声》（杜大恺，纸本彩墨，2019 年）

 《红草地》

（刘巨德，

纸本水墨设色，

2012 年）




